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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海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副理事长，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上海市卫生局党委副
书记、副局长，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周剑萍
同志，离开我们转眼已近 10 年。2012 年 12 月 17 日，救人无数的周剑
萍因突发心血管疾病去世。每每想起这个日子，我和她的家人一
样，心情异常酸楚。我知道她走远了，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了，留给我
们的只有昨日的记忆和眷念。

说起周剑萍同志，我曾在 1998 年和 2006 年两次接触和拜访她。
她的言谈举止慈祥和蔼，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和
善的母亲。她用青春和汗水浇灌民族团结幸福之花，她永远活在苗
乡侗寨父老乡亲的心中。

那是 1998 年的 8 月 26 日，时任上海市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复
旦大学附属医院博士生导师的周剑萍带队回访南哨。当时我在南
哨乡工作，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医疗队与当地群众建立的深厚情
谊。那天，乡亲们听说当年“指点江山”医疗队周医生一行要回访南
哨，群众自发从高定、九虎等村寨赶来，像过年一样身着盛装、吹着
芦笙、放着鞭炮迎接周医生，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与激情，至今让我
难忘。

当周剑萍一行人乘车到达南哨桥头时，乡亲们簇拥而上，有的紧
紧拉住他们的手，有的与他们相拥而泣，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阔
别了 24 年，但周剑萍仍然能叫出许多乡亲的名字，与他们握手、拥
抱，互诉衷肠。特别是曾被医疗队摘除 10 多公斤肿瘤的杨光珍，闻
讯后步行 60 多里路赶来看望周剑萍。当她在人群中找到周剑萍时，
激动地说：“恩人呀，终于见到你们了！没有你们救我的命，我哪会
活到今天呀！”随后从包里掏出十几双绣有“恩人”“好人一生平安”
字样的鞋垫，双手递到周剑萍手中，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当医疗队一行走到乡政府所在地南当村时，周剑萍一眼认出
背着背篓在路边打猪草的姚妈妈。还未等我们反应过来，她一个
箭步走到姚妈妈跟前，叫道：“姚妈妈，我是周剑萍呀！”然后与她相
拥，一点也不嫌弃姚妈妈身上的泥土和灰尘。这一情景让我久久
不能平静，是什么情感、什么力量？让来自大都市、大上海的知识
分子与这些乡下农民紧紧相拥？与他们相融、相知、相念，只有他
们心中才明白……

上午 10 时许，我主持召开了有省、州、县领导参加的乡党委政府
座谈会。会上，周剑萍同志介绍了当年上海“指点江山”医疗队在黔
东南工作的经历。她说，1968 年，上海“指点江山”医疗队响应毛主
席“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上海医科大学 34
名学子主动放弃优越的都市生活奔赴到最边远、最贫困、最缺医少
药的剑河县南哨乡，一住就是 6 年。我们先后在太拥、南哨、岑巩工
作生活长达 11 年，当年南哨乡只通一条简易的马路，没有电和自来
水，老百姓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在那个极其艰苦的年代，坚持留
下来创办医院，为群众看病就医、祛除病痛，以青春年华践行白衣天
使“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神圣使命，很不容易。她说，我们 34 位同
学出生在上海，过惯了城市生活，大家都没有受过苦又没有农村生
活经验，不远千里扎根到一个不通公路、不通电的边远山区生活六
七年，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体会得到什么是真正的艰苦。当
我们来到南哨后才知道，环境条件比想象的还要艰难，老百姓终年
以酸菜当油、辣椒当盐，一碗米饭分两餐吃，不仅遭受病痛折磨，而
且贫困交加，看到这些的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解放十多年还有这么艰
苦的地方。在那个年代能够和群众一起战胜一个个病魔，度过生死
关头，真是用生命和汗水铸就的！最后她说：“永远忘不了乡亲们对
我及医疗队的关心和帮助，我会永远把南哨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这次回访，一是想为故乡做点事，二是想看看曾经朝夕相处的乡亲
们。”此次，周剑萍一行代表“指点江山”医疗队全体队员向第二故乡
希望工程捐款 42000 元和 300 多件衣物。

座谈会上，群众和患者代表踊跃发言。曾经与医疗队朝夕相处
的老赤脚医生梁利增和章汉村老支书杨胜学回忆：“医疗队的医生
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他们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救人无数，
乡亲们都称赞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他们清楚记得，医疗队
刚到南哨那年，南哨、太拥十几个村寨麻疹暴发，几百名儿童被传
染，特别是章汉、高定两个大寨仅一个星期就有 28 名儿童死亡，闹得
村寨烟火稀疏，村民纷纷不敢出门，如果不能及时控制，后果将非常
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周剑萍不顾被传染的危险硬是带领医疗队十
几位医生进村蹲点，一个村寨、一个村寨扑灭麻疹。他们两人一组，
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些守在患者家中对重症患儿进行救治，一些逐
家逐户巡诊。由于当时对麻疹尚无西药可治，医疗队发动群众上山

采草药，煮大锅汤，人人服用。通过土疗土法救治，重症患儿逐步转
危为安。自医疗队进驻村寨后，再没有发生幼儿因麻疹死亡的病
例。他们把一个个孩子从死神手里拉回来，身体力行地诠释着医者
仁心！

白裸村患者家属吴太和含着眼泪说：“这辈子我永远忘不了周医
生的大恩大德，是她救了我二嫂的命，救了我全家。医疗队来南哨
的第二年，6 月的一天晚上，我二嫂被毒蛇咬伤，瞳孔散大，气喘吁
吁，全家老少哭成一片。深夜我和我二哥冒着大雨一口气跑到医疗
队，遇到正在值夜班的周医生。周医生二话不说背起药箱，披上雨
衣冒着大雨和我们跑了一个多小时。看到患者腿脚肿得像小水桶
那么大，奄奄一息躺在床上，周医生顾不得病人被毒蛇咬伤的伤口
又脏又有毒液，用嘴一口一口将毒液吸出来，随后注射药物，往嘴里
喂蛇毒解毒片。当我二嫂得救那一刻，我们全家真想跪在周医生面
前感谢她的大恩大德，她这种以病人生命为重，不怕脏、不顾个人安
危的医生万里挑一。”

乡政府干部龙世波说，医疗队救人的事迹数不胜数。那年周剑
萍和沙战荣正在给赤脚医生上课，突然从简陋的病房传来“医生，孩
子不行了”的哭喊声。周、沙两位医生赶紧放下讲稿和人体图片，直
奔病房。一个一岁左右的幼儿口唇发紫、四肢抽搐，沙医生随即用
手指撬开幼儿的口，用口吸出几大口痰液，接着人工呼吸，幼儿才慢
慢苏醒过来。一个星期出院后，母亲对幼儿说：“儿啊，是医疗队的
叔叔、阿姨救了你，你千万不要忘记他们的恩情啊！”

医疗队治病救人的事迹不胜枚举。医疗队来到南哨后，将一栋
五间两楼的简陋木房改造成了急救室、诊疗室、住院部、赤脚医生培
训学校，从简陋的木房里接二连三传出了“某妇女割出 10 多公斤肿
瘤”“某妇女难产母女平安”“某新郎起死回生”“医生为病人捐款、献
血”“为病人烤火上山烧炭”等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座谈会开了 3 个多小时，大家意犹未尽，时间已指向下午 2：
00，人们才不情愿地离开会议室。午餐时，我有机会与周剑萍同志
坐在一桌，相谈甚欢，大家都以苗族敬酒的礼节相互问候。当我向
周剑萍同志敬酒时，她轻声问：“小欧是本地人吗？哪年出生的？”
我说：“我是太拥柳开人，到这里工作已有 3 年，小时候常常听父母
说起医疗队治病救人的故事。”她说：“我到过柳开，你们那个寨子
很大，都是侗族。我们来南哨时，你刚出生不久，30 岁就当书记了，
很不错，一定不要辜负乡亲们的希望。”离开那么多年，她还记得那
样清楚，她的记忆力令我很惊讶。午餐结束，姚妈妈等人端起酒杯
簇拥着周剑萍一行唱起了酒歌：“送君送到大门口，眼泪流来衣袖
揩；二十多年未相见，匆匆相见又分手；双手拉住恩人的手啊，一步
一回头……”这首酒歌真切表达了一方父老乡亲对周剑萍、对医疗
队的眷念和难以割舍的感情。

午餐结束，周剑萍一行来不及休息，便驱车赶往太拥。当车缓缓
驶出南哨街上时，乡亲们不由自主地站在街道两旁向他们挥手告
别，有的还匆匆往车上塞糯米饭和鸡蛋，有的正在用衣袖擦眼泪。

1998 年、2003 年，我先后调到剑河县林业局和人大常委会工作，
先后与周剑萍同志通过两次电话。每次电话，她都首先问故乡的变
化，问南哨希望小学修好了没有，并叮嘱和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工
作，有机会来上海看看。”

2006 年，我调到黔东南州公产办，有机会出差上海，遂与周剑萍
同志联系。当她听说第二故乡来人，就跑到宾馆找我们。由于我们
住的宾馆比较偏僻，她跑了好几次才找到。遇到我们后，周剑萍像
长辈和亲人一样嘘寒问暖。摆谈中她问：“听说三板溪电站建设，剑
河县城要整体搬迁，南哨乡政府所在地要搬迁吗？”当听说南哨医院
和学校整体搬迁建设规模比原来扩大好几倍时，她很高兴。她说：

“她们在上海工作的几位原医疗队队员正在策划增加资助剑河贫困
生的事宜。”据统计，20 年间原医疗队队员共资助剑河贫困生 100 多
名。在她离开宾馆时还问：“你们在上海生活习惯不？需要我帮什
么忙？这几年上海变化很大，值得好好看看。”当我们办完工作事项
离开上海时，她还不忘买一些手套、小皮包等礼品送给我们作纪念。

通过几次与周剑萍同志的接触，并倾听父老乡亲讲述当年周剑
萍同志与医疗队队员治病救人的故事，知道她的所思所想。她的一
生都以救死扶伤、倾注慈善为己任，以帮助别人为快乐，始终牵挂贫
困山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从上海回来以后我常常在想：“一个
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人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我从周剑萍同志和
医疗队队员的身上找到了答案。他们不远千里来到苗乡侗寨，以最
朴实、最平凡的情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并一生尽自己所能关心
帮助贫困山区困难群众，主动融入民族、根植百姓，为民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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